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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卡斯卡特使團”中文翻譯加爾貝考

——兼談早期中英關係史的外籍翻譯問題

摘   要  早期中英關係史上，因缺乏稱職的中文翻譯，不得不長期依賴外籍翻譯，
法國人加爾貝即是英國聘請過的外籍翻譯之一。他以商人的身份來到中
國，因熟稔中文擔任法國駐廣州領事館第一譯員，曾在中英交涉中為英國
擔任中文翻譯。回國後，加爾貝又被聘為“卡斯卡特使團”中文翻譯。直
到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後，在廣州商館開設中文班培訓中文翻譯人
才，英國最終結束了依賴外籍翻譯的歷史。

關鍵詞 “卡斯卡特使團”；加爾貝；“赫符斯號事件”；中英關係

譚樹林 *

* 譚樹林，歷史學博士，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

師，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、外交學研究。

“卡斯卡特使團”（The Cathcart Embassy）
是 英 國 皇 室 正 式 遣 往 中 國 的 第 一 個 外 交 使 團。
遺憾的是，這次出使因特使卡斯卡特（Charles 
Al lan Cathcart,  1759–1788）中途病逝而夭
折。 儘 管 如 此，“ 卡 斯 卡 特 使 團 ” 在 中 英 外 交
史 上 仍 有 其 重 要 地 位， 它 在 許 多 方 面 為 1792
年 訪 華 的 馬 戛 爾 尼 使 團（Lord Macartney's 
Embassy）做了鋪墊。但是，迄至目前，國內
外學界關於這次使團的研究都極為欠缺， 1 尤其
對 於 使 團 此 行 的 中 文 翻 譯 —— 法 國 人 加 爾 貝， 2

除 一 鱗 半 爪 的 介 紹 外， 迄 今 尚 無 專 論。 本 文 爬
梳 中 外 史 料， 擬 對 圍 繞 加 爾 貝 的 相 關 問 題 進 行
考釋，祈望能補學界之罅漏。

揆 諸 前 人 對 加 爾 貝 片 言 隻 語 的 記 述 可
知， 加 爾 貝 出 生 在 法 國 塞 比 里（Sebire） 地
區 的 德 當（Dean），3 其 家 世 與 生 年 不 詳，
卒 年 可 確 知 為 1788 年。4 關 於 其 名 字， 或 作
François Galbert，5 或作 Jean C. Franços 
Galbert。6 不過， M. Galbert7 顯然不是其名
字的全稱，因為這裡的“M.”應為 Monsieur，
即“先生”，清廷文獻中譯為“米斯”8。

加 爾 貝 是 何 時 到 達 中 國 的？ 因 為 史 料 所
限， 目 前 尚 無 法 確 知， 但 1780 年 時 他 已 在 廣
州，且為法國駐廣州領事館成員。 9 那麼，他是
如 何 學 習 漢 語 的？ 離 加 爾 貝 在 世 時 間 最 近 的 英
國 人 斯 當 東（George Leonard Staunton, 
1737–1801） 10 稱， 他“ 在 廣 州 居 住 很 久， 會
說中國話”，11 然而對加爾貝是在何地、如何學
習漢語，卻隻字未提。英國學者普里查德（Earl  
H. Pr ichard, 1907–1995） 指 出， 加 爾 貝 曾
在北京住了許多年來學習漢語。12 如果普里查德
此 說 屬 實， 這 裡 就 出 現 了 一 個 問 題： 加 爾 貝 是
在 何 時、 又 是 以 甚 麼 身 份 住 在 北 京 的 呢？ 按 照
當 時 清 廷 規 定， 只 有 貢 使 或 擁 有 技 藝 的 西 洋 傳
教 士 可 以 被 允 許 居 留 北 京。 加 爾 貝 顯 然 不 是 貢
使， 因 為 法 國 並 非 清 朝 朝 貢 國， 史 籍 中 亦 無 法
國 此 時 遣 使 清 廷 的 記 載， 而 且 即 使 是 貢 使， 在
完 成 使 命 後 必 須 即 刻 離 京， 不 准 久 居。 那 麼，
加 爾 貝 會 是 傳 教 士 嗎？ 如 果 他 是 傳 教 士， 那 麼
無 論 他 是 耶 穌 會 士、 遣 使 會 士 抑 或 巴 黎 外 方 傳
教 會 士， 應 該 在 來 華 差 會 會 士 名 錄 中 有 所 記
載。 然 而， 筆 者 遍 檢 費 賴 之（Louis Pf ister,  
1833–1891）《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、
榮 振 華（Joseph Dehergne,1903–1990）
《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補 編 》、 方 立 中
（J. van Den Brandt）《1697—1935 年在
華遣使會士列傳》以及熱拉爾·穆賽（Gé rar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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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ussay） 和 布 里 吉 特· 阿 帕 烏（Brigi t te 
Appavou）主編的《1659—2004 年入華巴黎
外 方 傳 教 會 會 士 列 傳 》， 沒 有 發 現 關 於 加 爾 貝
的 任 何 信 息。 我 們 據 此 似 可 斷 定， 加 爾 貝 恐 怕
也 不 會 是 傳 教 士。 既 然 如 此， 他 就 不 可 能 得 到
在 北 京 居 住 許 多 年 學 習 漢 語 的 機 會， 因 而 普 里
查德的說法令人懷疑。

既 不 是 貢 使， 亦 非 傳 教 士， 那 麼 加 爾 貝
究 竟 是 甚 麼 身 份 呢？ 有 論 者 指 出， 加 爾 貝（ 也
稱“ 噶 爾 博 ”） 是 商 人。 13 這 是 極 有 可 能 的。
因 為“ 早 在 十 七 世 紀 初 期， 法 國 就 同 中 國 建
立 了 貿 易 關 係 ” 14，1664 年 法 國 成 立 東 印 度
公 司， 尤 其 1698 年 11 月“ 安 菲 特 利 特 號 ”
（Amphitr i te） 首 航 廣 州， 揭 開 了 法 國 對 華
直 接 貿 易 的 大 幕 後， 法 國 商 船 直 航 廣 州 已 成 常
態，“ 整 個 十 八 世 紀， 差 不 多 每 年 都 有 一 艘 乃
至 數 艘 法 國 船 滿 載 中 國 的 商 品 到 達 西 方 ” 15。
加 爾 貝 很 可 能 就 是 隨 法 國 商 船 來 到 廣 州， 並 跟
隨 當 時 在 廣 州 的 外 國 傳 教 士（ 更 有 可 能 是 法 國
傳 教 士 ） 學 會 了 中 文。 這 些 傳 教 士 要 麼 本 來 就
是 在 廣 州 從 事 傳 教 工 作， 要 麼 是 從 北 京 宮 廷 驅
逐 或 允 准 來 廣 州 休 養。 16 筆 者 所 以 這 樣 推 斷，
乃 因 為 1759 年“ 洪 任 輝 事 件 ” 後， 清 政 府 開
始 嚴 禁 外 國 人 學 習 中 文， 尤 其 不 准 中 國 人 教 授
外 國 人 學 習 中 文， 違 者 處 以 極 刑。 17 在 這 種 情
況 下， 只 有 外 國 傳 教 士 可 作 為 他 的 中 文 老 師，
而 加 爾 貝“ 熟 悉 中 國 宮 廷 的 語 言 ” 18， 這 恰 好
說 明 教 授 他 中 文 的 很 可 能 是 來 自 北 京 宮 廷 的 傳
教 士。 因 為 熟 稔 中 文， 加 爾 貝 在 1782 年 出 任
法 國 駐 廣 州 領 事 館 第 一 譯 員。 19 美 國 駐 廣 州 領
事 山 茂 召（Samuel Shaw, 1754–1794）
稱 加 爾 貝 為“ 國 王 的 翻 譯 ”（The King's 
Interpreter） 20，可能即就此而言。

加 爾 貝 作 為 法 國 駐 廣 州 領 事 館 譯 員， 曾 在
中 英 交 涉 中 擔 任 過 翻 譯。 這 是 因 為 英 國 雖 然 很
早 就 開 始 與 中 國 貿 易， 但 中 英 貿 易 進 行 一 個 多
世 紀 後， 英 國 人 對 中 國 人 的 語 言 仍 然 幾 乎 一 無
所 知， 這 被 稱 為“ 中 英 關 係 史 上 的 異 常 現 象 之
一 ” 21。 目 前 有 案 可 稽 的“ 公 司 第 一 位、 也 是
長 期 來 唯 一 的 一 位 通 曉 中 文 的 僱 員 ” 22 是 詹 姆

斯· 弗 林 特（James Fl int ,  1720– ？）， 中
文 名 洪 任 輝（ 清 官 方 檔 案 有 時 作“ 洪 仁 ”）。
1736 年， 尚 是 孩 童 的 他 搭 乘“ 諾 曼 頓 號 ”
（Normanton）抵達廣州，船長里格比（Rigby）
帶他前來的目的是留他在此學習中文。23 三年後里
格 比 召 洪 任 輝 前 往 孟 買， 但 他 到 達 時 里 格 比 卻
早已離開，不知所蹤，所以在前往馬德拉斯後，
洪 任 輝 再 折 返 回 廣 州。 據 1741 年 英 國 東 印 度
公司董事會給“ 約克號 ”（York） 和“ 瑪麗公
主號”（Princess Marry）兩位大班的訓令稱：

船長里格比（Capt. Rigby）[是 1736
年‘諾曼頓號’的 ]留下一個小童名叫洪
任輝（James Flint），在中國學習漢語。
如果你在該處見到他，倘若他能對你有任

何幫助時，要很好地接納他為我們工作。24

“約克號”大班果然在廣州找到了洪任輝，
後 者 在 1741 年 11 月 19 日 寫 給“ 約 克 號 ” 大
班 的 信 中， 談 到 自 己 學 習 漢 語 的 經 歷， 並 用 懇
切 的 語 氣 表 達 了 自 己 今 後 的 打 算：“ 假 如 你 們
願 意 在 我 繼 續 學 習 期 間 給 予 一 些 支 持， 我 將 盡
力 留 在 此 間 學 會 讀 和 寫， 並 努 力 學 會 官 話 及 此
處 的 方 言。” 25 管 理 會 主 任 奧 里 弗（Richard 
Ol iver） 被 這 位 小 伙 子 的 精 神 和 執 着 打 動， 他
徵 求 管 理 會 其 他 兩 個 成 員 的 意 見 後， 決 定 給 他
150 兩， 資 助 其 繼 續 學 習 漢 語。 26 經 過 四 年 的
學 習， 洪 任 輝 的 中 文 能 力 尤 其 是 官 話 掌 握 得 相
當好。1746 年，公司董事部決定正式聘任洪任
輝 為 全 體 大 班 的 通 事， 並 規 定 每 船 須 付 他 津 貼
90 兩白銀。 27 這樣，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第
一 次 有 了 自 己 的 中 文 翻 譯。 洪 任 輝 的 確 利 用 自
己 的 語 言 優 勢， 在 公 司 對 華 貿 易、 外 交 中 發 揮
了 重 要 作 用。 以 公 司 成 功 恢 復 自 乾 隆 元 年 後 即
已 中 斷 的 寧 波 茶 葉 貿 易 為 例， 如 東 印 度 公 司 廣
州委員會主席所說：“我們的成功在於我們（的
人 ） 掌 握 了 漢 語， 如 果 沒 有 福 特 林 先 生（ 即 洪
任輝——引者註）的幫助，就不會取得成功。”28

英商哈蜊生（Samuel Harr ison）也認為洪任
輝“對東印度公司給予了很大幫助”。 29 1759
年“ 洪 任 輝 事 件 ” 爆 發， 他 被 判 處 在 澳 門 圈 禁
三 年，1762 年 11 月“ 三 年 屆 滿， 釋 洪 任 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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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大班，附舶載回”，永不准返回中國。 30

此 前 公 司 董 事 部 鑑 於 洪 任 輝 給 公 司 帶 來
的 巨 大 價 值， 曾 於 1753 年 選 派 兩 位 青 年 貝 文
（Thomas Bevan） 和 巴 頓（Barton） 到 廣
州學習中文。31 巴頓後來行跡不顯，貝文則學有
所 成， 尤 其 洪 任 輝 離 任 後， 貝 文 成 為 唯 一 的 中
文翻譯，並擔任廣州商館中文翻譯達廿餘年 32。
1780 年貝文退休返國，英國東印度公司再度面
臨 缺 乏 中 文 翻 譯 難 題。 遇 到 交 涉， 只 好 求 助 外
籍 翻 譯。“ 赫 符 斯 號 事 件 ”（Lady Hughes 
Incident） 中 加 爾 貝 被 英 方 聘 為 中 文 翻 譯 即 是
如此。

1784 年，英國港腳船“赫符斯號” [Lady 
Hughes， 也 譯 作“ 休 斯 夫 人 號 ”， 清 中 文
檔 案 作“ 會 廉 船 ”（ 噲𠿳船 ） 33] 在 船 長 會 廉
（Stephen Wi l l iams） 34 指 揮 下， 從 孟 買 來
到 廣 州。11 月 24 日，“ 赫 符 斯 號 ” 因 送“ 嗹
國（ 即 丹 麥 —— 引 者 註 ） 洋 船 出 口 ”， 從 艙 眼
向 外 發 射 禮 炮， 結 果 導 致 三 名 中 國 水 手 受 傷，
吳 亞 科、 王 運 發 先 後 身 死， 這 一 事 件 被 稱 為
“ 赫 符 斯 號 事 件 ”。 35 11 月 25 日， 廣 州 官 員
通 知 英 國 大 班 頭 目 皮 古（Frederick Pigou/
Henry Pigou）， 將 開 炮 者 送 往 廣 州 城 內 受
審。 英 方 則 謊 稱 炮 手 已 經 逃 走， 要 求 以 另 外 一
人 代 他 受 審， 並 將 審 判 地 點 設 在 商 館 內。 廣 東
巡 撫 孫 士 毅 以 英 方“ 拖 故 延 挨， 不 肯 交 出 ” 犯
人 為 由， 下 令 逮 捕“ 赫 符 斯 號 ” 船 上 大 班 士 蔑
（George Smith）， 並 中 斷 兩 國 貿 易。 英 國
人 聯 合 各 國 大 班 致 函 孫 士 毅， 要 求 釋 放 士 蔑。
11 月 30 日，各國大班和清朝官員在商館會商。
因 為 英 方 沒 有 中 文 翻 譯， 加 爾 貝 被 聘 為 會 議 翻
譯。 36 交 涉 的 結 果 是， 英 國 在 交 出 炮 手 啲 些 嘩
（Donahue） 37 後， 大 班 士 蔑 被 釋 放， 啲 些
嘩 則 在 1785 年 1 月 8 日 被 處 以 絞 刑。 38 應 該
就 是 在 這 次 事 件 後 不 久， 加 爾 貝 被 召 回 法 國，
其 中 原 因 和 加 爾 貝 啟 程 離 開 廣 州 的 具 體 時 間 不
詳。

“ 赫 符 斯 號 事 件 ” 後， 在 廣 州 的 英 國 大 班
感 到 中 國 的 法 律 已 經 威 脅 到 他 們 的 生 命 和 中 英

貿 易 的 前 景。 他 們 建 議 公 司 董 事 部 為 了 改 善 在
華 英 商 處 境 和 保 護 在 華 貿 易， 必 須 派 遣 使 臣，
但“ 僅 僅 以 公 司 的 名 義 派 遣 人 員 去 交 涉， 不 會
引 起 足 夠 的 重 視 來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的。 他 們 必 須
尋找一位尊敬的人物，以國王的名義派往中國。
他 應 該 具 有 一 定 的 地 位， 足 以 保 證 其 免 受 侮
辱 ” 39。 在 東 印 度 公 司 及 各 方 的 鼓 噪 下， 英 國
政 府 最 終 決 定 向 中 國 派 遣 外 交 使 團， 並 任 命 國
會議員卡斯卡特為特使。

卡 斯 卡 特 是 英 國 貴 族，1772 年 從 格 拉 斯
哥 大 學 畢 業，1776 年 作 為 一 名 志 願 兵 加 入 駐
紮在美國的英國軍隊，歷經少尉、上尉，1780
年晉升為少校。1781 年，他開始在印度服役。
1783 年 6 月， 在 古 德 洛 爾（Cuddalore） 與
法 國 人 的 戰 鬥 中 脫 穎 而 出。1784 年 4 月 10
日， 克 拉 克 曼 南 郡（Clackmannan） 大 選，
卡斯卡特作為反對黨候選人參選，得到托馬斯·
鄧 達 斯（Thomas Dundas, 1741–1820）
的 支 持， 當 選 為 國 會 議 員。1784 年 7 月 2 日
和 19 日， 他 在 首 相 府 兩 次 就 東 印 度 政 策 的 演
講 獲 得 首 相 小 威 廉· 皮 特（Wil l iam Pit t  the 
Younger,  1759–1806）和外交大臣亨利·鄧
達斯（Henry Dundas, 1742–1811）的讚譽。
也 正 如 此， 當 英 國 政 府 遴 選 赴 中 國 外 交 使 團 特
使 時， 卡 斯 卡 特 因 熟 悉 對 東 方 事 務 且“ 禮 貌 和
善解人意”，被亨利·鄧達斯推舉為特使。

使 團 從 1787 年 初 開 始 籌 備。 在 籌 備 過 程
中， 最 棘 手 的 當 屬 中 文 翻 譯 問 題。 本 來 此 時 英
國 國 內 有 兩 人 可 以 擔 任 中 文 翻 譯 —— 洪 任 輝 和
貝 文， 但 洪 任 輝 被 清 政 府 驅 逐 永 不 准 再 返 回
中 國， 貝 文 則 是 年 事 已 高， 故 兩 位 均 不 適 宜
擔 任 使 團 翻 譯。 無 奈 之 下， 他 們 想 到 了 三 年
前 曾 在“ 赫 符 斯 號 事 件 ” 中 擔 任 翻 譯 的 法 國
人 加 爾 貝， 當 時 他 正 居 住 在 法 國 南 部 的 阿 維
尼 翁（Avignon）， 阿 格 紐 上 尉（Captain 
Agnew） 被 派 去 聘 請 加 爾 貝。1787 年 8 月
30 日， 卡 斯 卡 特 向 董 事 部 報 告， 加 爾 貝 同 意
擔 任 翻 譯。 加 爾 貝 到 達 英 國 後，9 月 7 日 被 引
薦 給 董 事 部 主 席。 基 於 對 中 國 的 了 解， 加 爾 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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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一 些 事 情 提 出 建 議， 特 別 是 國 書 的 稱 呼 問 題
等。 40 洪 任 輝 也 就 禮 品 方 面 提 供 了 許 多 建 議，
英國王室為此還獎勵他 25 英鎊。 41

一 切 準 備 就 緒 後，1787 年 12 月 21 日，
使 團 成 員 乘 坐“ 貞 女 號 ” 船 從 英 國 南 部 港 口 斯
皮特黑德（Spithhead）正式啟航。不幸的是，
1788 年 6 月 9 日， 在 使 團 抵 達 蘇 門 答 臘 附 近
的班卡海峽（Banka Strai t）時，特使卡斯卡
特 罹 患 疾 病， 並 於 翌 日 去 世。 本 來 使 團 行 前，

卡斯卡特曾在 1787 年 11 月致信亨利·鄧達斯
建議，如果航行途中發生特使意外去世的情況，
應 由 別 人 代 替 他 的 位 置， 繼 續 出 使。42 殊 料 卡
斯 卡 特 竟 一 語 成 讖， 不 過 使 團 並 未 像 卡 斯 卡 特
建 議 的 那 樣 繼 續 出 使， 而 是 將 出 使 計 劃 取 消，
“ 貞 女 號 ”（Vestal） 於 10 月 8 日 回 到 普 利
茅斯（Plymouth）。43 英國首次訪華使團中途
夭 折， 翻 譯 加 爾 貝 也 在 返 回 途 中 去 世。 44“ 卡
斯 卡 特 使 團 ” 雖 然 中 途 夭 折， 但 它 在 中 英 外 交
史上仍佔有一定地位，為五年後（1792 年）馬

圖 1. 卡斯卡特墓碑。1788 年 6 月 10 日卡斯卡特在蘇門答臘島去世，6 月 16 日被葬於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省的安傑洛（Anjer-Lor, West 
Java, Indonesia)。（ 圖 片 來 源：John Barrow, A Voyage to Cochin China, in the Years 1792, and 1793,  London: T. Cadell & W. 
Davies, 1806, p. 207. Original held and digitis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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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爾尼使團作了鋪墊。

“ 卡 斯 卡 特 使 團 ” 遭 遇 的 中 文 翻 譯 問 題，
並 沒 有 引 起 英 國 政 府 對 培 養 中 文 翻 譯 人 才 的 重
視，1792 年 馬 戛 爾 尼 使 團 訪 華 時， 竟“ 在 英
國 全 國 都 找 不 到 一 個 懂 中 文 的 人 ” 45。 在 這 種
情 況 下， 只 能 到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尋 找。 副 使 斯 當
東 在 巴 黎、 哥 德 堡、 哥 本 哈 根 及 里 斯 本 都 找 不
到 合 適 人 選， 46 最 後 來 到 意 大 利， 聽 說 那 不 勒
斯 中 國 學 院（Col leggio Cinesi， 又 稱“ 聖
家 書 院 ”“ 中 國 學 館 ”） 47 有 中 國 留 學 生。 由
於 英 國 駐 那 不 勒 斯 公 使 威 廉· 漢 彌 爾 敦 爵 士
（Sir Wi l l iam Hamil ton, 1730–1803）曾對
該 學 院 有 所 資 助， 便 通 過 漢 彌 爾 敦 爵 士 及 另 一
位 當 地 著 名 人 士 同· 加 埃 塔 諾· 同 庫 納（Don 
Gaetano D'Ancord） 的 協 助， 解 除 了 該 學
院 領 導 人 的 所 有 顧 慮， 48 從 已 完 成 傳 道 訓 練
的 中 國 留 學 生 中， 選 定 柯 宗 孝（Paolo Cho, 
1758–1825）和李自標（Jacobus Li / Jacob Ly, 
Plumb, 1760–1828）擔任翻譯。49

實 際 上， 在 早 期 中 英 關 係 史 上， 因 缺 乏 中
文 翻 譯， 不 得 不 長 期 聘 用 外 籍 翻 譯。 這 是 因 為
在 近 代 早 期 來 華 的 外 國 人， 以 商 人、 傳 教 士、
旅 行 家（ 或 冒 險 家 ） 居 多。 絕 大 多 數 商 人 來 華
是 為 了 攫 取 商 業 利 益， 他 們 不 打 算 長 期 居 留，
只 欲 在 短 時 間 內 賺 取 足 夠 的 利 潤 後 便 離 去， 自
然 不 願 費 時 費 力 學 習 在 西 人 看 來 極 其 艱 深、 不
易 掌 握 的 中 文， 50 旅 行 家（ 或 冒 險 家 ） 就 更 不
會 來 學 習 中 文。 因 此， 惟 傳 教 士 有 學 習 中 文 的
興 趣， 他 們 學 習 中 文 是 為 了 傳 播 所 謂 的 基 督 福
音。 擔 任 耶 穌 會 東 方 全 境 之 視 察 員 兼 副 主 教
的 意 大 利 人 范 禮 安（Alexandre Val ignani,  
1538–1606） 即 指 出， 在 華 傳 教“ 最 重 要 之
條 件， 首 重 熟 悉 華 語 ” 51。 羅 明 堅（Michel 
Ruggier i ,  1543–1607）、 利 瑪 竇（Matteo 
Ricci ,  1552–1610）正是遵奉范禮安的指示，
苦 學 中 文， 藉 其 中 文 能 力， 得 以 順 利 進 入 中 國
內 地 傳 教， 奠 定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教 基 業。 以 至 到
十 八 世 紀， 羅 馬 教 廷 一 再 囑 咐 歐 洲 傳 教 士 要 學
好 漢 語。 52 但 是，“ 傳 教 士 一 旦 學 會 了 漢 語，
他 們 所 掌 握 的 漢 語 能 力 卻 很 少 被 嚴 格 限 制 在 傳

教 事 業 範 圍 內， 他 們 通 過 艱 辛 努 力 獲 得 的 漢 語
能 力 發 揮 出 的 作 用， 往 往 比 他 們 原 先 設 想 得 要
大， 適 用 範 圍 也 比 他 們 預 期 更 廣 闊 ” 53。 確 實
如 此， 傳 教 士 藉 語 言 能 力， 不 僅 成 為 中 西 文 化
傳 播 者，“ 傳 教 士 得 以 成 就‘ 文 化 ’ 交 流， 實
賴 彼 等 本 身 胸 中 高 度 之‘ 文 化 ’ 修 養。 此 亦 非
一 般 商 人 及 旅 行 家 所 能 望 其 項 背 ” 54， 而 且 以
翻 譯 身 份 參 與 中 外 交 涉， 在 其 中 發 揮 過 重 要 作
用。 55

但 是， 早 期 向 中 國 派 遣 傳 教 士 的 都 是 一 些
歐 洲 天 主 教 國 家， 諸 如 意 大 利、 葡 萄 牙、 西 班
牙、 法 國 等， 奉 安 立 甘 宗（Angl icanism）
為 國 教 的 英 國 作 為 新 教 國 家，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初
才 開 始 向 中 國 派 遣 傳 教 士， 這 應 是 它 長 期 缺 乏
懂 漢 語 人 才、 在 中 英 交 涉 依 賴 外 籍 翻 譯 的 根 本
原 因。 斯 當 東 稱 洪 任 輝“ 例 外 地 學 會 了 中 國
語 文 ” 56， 可 謂 準 確 至 極。自 洪 任 輝 後，英 國 雖
然 先 後 又 有 貝 文、曼 寧（Thomas Manning, 
1772–1840）、 小 斯 當 東（George Thomas 
Staunton, 1781–1859）57 等 通 曉 中 文，但 由
於 各 種 原 因，中 文 翻 譯 問 題 始 終 未 得 到 徹 底 解
決。 直 到 第 一 位 新 教 傳 教 士 馬 禮 遜（Robert 
Morr ison, 1782–1834） 來 華 後， 這 種 狀 況
逐 漸 得 以 改 善。 馬 禮 遜 藉 其 中 文 能 力 在 1809
年 2 月 被 聘 為 廣 州 商 館 中 文 翻 譯（Chinese 
Translator） 58， 更 在 1812 年 被 聘 為 中 文 秘
書（Chinese Secretary）， 從 此 直 至 1834
年 8 月 病 逝， 他 幾 乎 參 與 了 期 間 所 有 中 英 交
往 及 交 涉。 尤 其 重 要 的 是， 他 應 廣 州 商 館 大 班
剌 佛（John Wi l l iam Roberts） 之 請， 在
商 館 開 設 中 文 班， 為 廣 州 商 館 培 養 了 一 批 中 文
翻 譯 人 才。 有 論 者 指 出， 英 國 在 培 養、 使 用 漢
語 人 才 方 面，“ 經 歷 了 一 個 從 無 序 到 有 序、 從
委 任 到 選 拔、 從 自 學 到 組 織 系 統 教 學 等 一 系 列
變 化 ” 59， 而 中 文 班 實 為“ 組 織 系 統 教 學 ” 之
嚆 矢。 中 文 班 的 開 設 從 1810 年 夏 季 開 始， 至
1834 年 廣 州 商 館 被 撤 銷， 除 卻 不 在 商 館 的 時
間外，馬禮遜在商館的中文教學工作累計達 19
年 之 久， 先 後 有 23 名 學 員 在 中 文 班 學 習。 60 
1816 年“ 阿 美 士 德 使 團 ”（The Amherst 
Embassy） 訪 華 時， 擔 任 使 團 中 文 翻 譯 者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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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部 為 英 國 人。 61 當 然， 中 文 班 學 生 中 漢 學 成
就最高者， 非德庇時（John Francis Davis,  
1795–1890）莫屬，其留下的大量漢學著譯對
英 國 人 有 關 中 國 的 知 識 產 生 的 深 遠 影 響， 連 一
向 對 德 庇 時 中 文 水 平 頗 有 微 詞 的 辜 鴻 銘 也 不 得
不 承 認：“ 直 到 今 天， 仍 能 發 現 絕 大 多 數 英 國
人 對 於 中 國 的 知 識， 是 受 到 他 關 於 中 國 著 作 的
影響。” 62

可 以 說， 英 國 至 此 才 徹 底 解 決 中 文 翻 譯 問
題。 隨 着 1834 年 東 印 度 公 司 對 華 貿 易 專 權 被
取 消， 英 國 政 府 派 遣 駐 華 商 務 監 督 管 理 對 華 貿
易，中英關係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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